
纬纬四四路路上上最最多多有有十十几几家家照照相相馆馆
过过年年想想拍拍个个照照都都得得排排长长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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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宫照相馆
还用着几十年前老名字

我是1956年参加工作的，2001
年退休，退休后自己又开了个照相
馆，所以相当于在照相行业里待了
60年。一开始就在正大照相馆当学
徒，1971年去了天桥照相馆工作，中
间还曾去过当时成立的彩扩中心，
1984年到1987年我待在皇宫照相
馆，然后被调到明湖照相馆待了不
到一年，随后就去了正大照相馆做
经理，从1988年一直待到2001年退
休。我现在有摄影职业的高级职称，
也被评为济南市摄影名师。

我做学徒时上手很快，这得益
于家庭的影响。其实，我父亲就曾在
照相馆工作，他以前在青州，解放后
来到济南开照相馆。小时候，我就能
在家里帮着裁切照片，给照片上光，
就是把照片贴在玻璃上，借助玻璃
的亮面，照片干了之后表面就能亮
一点，要是不上光照片就没那么好
看。

1956年，刚好赶上济南公私合
营，那时济南有59家照相馆，基本上
都分布在市区的繁华地带，其中要
属老商埠的纬四路最繁华。光是纬
四路附近就有十几家照相馆，例如
皇宫、同生、容彰、天生照相馆，再往
西点儿有弘文、良友照相馆，往东则
有万利、泰云、大同、艺林照相馆。

在大观园里面，也有5家照相
馆，分别是科美、大北、容丽、银
光、北极；济南城里还有明湖、瑞
昌、明星、彬记、奥凯、影艺社、一
洞天照相馆；在劝业场，有一个前
进照相馆；西市场有正大、西大
北、建华、泰华、华北照相馆；营市
街还有一些小照相馆，例如建华、
同华照相馆。

这59家照相馆归属于福利(后
改为服务)公司，被分成两部分管
理，一是以商埠区的皇宫照相馆为
主，二是以城区的明湖照相馆为
主。过了一段时间，这些照相馆都
统一了，到上世纪90年代，属于服
务公司的有13家门店，大观园商
场有一家，另外，历下区还新成立
了一笑照相馆。现在，济南保留下
来的老照相馆很少了，瑞昌照相
馆改名为人民，还用着原来名字
的只有皇宫照相馆一家。

徒弟偷看修底片
被师傅打了一巴掌

以前的人逢年过节最先想到的
事儿就是照相，照相馆非常忙。上世
纪60年代去照相馆拍照都得排队，
大年初一、初二去拍照根本挤不动。
人们对照相也看得很重，提前穿上
新衣服，有的还要把嘴抹红了。百日
照、生日照、参军照、结婚照、毕业
照、全家福都是照相馆的重要业务，
像全家福，多的能照一家30多口人。
正大照相馆里可以同时照50多人。
拿回照片放进家里的镜框，那时洗6
寸照片就算比较大的了。

以前照相并不贵，老百姓都能
接受得了，一寸照四毛五分钱，照两
寸的八毛钱，洗一张一寸的才八分
钱。拍全家福时，通常是一家兄弟几
个抢着付钱，要是有家里的老人，一
般都是老人来拿。当时也有上门服
务的业务，即便去齐河、长清那样的
远地方，照相师傅也不辞劳苦，骑着
自行车驮着设备去，照完再回来加
工。

公私合营给济南照相行业带来

了两大好处，一是统一了价格，在此
之前虽然有同业公会，但价格还比
较松散；二是改变了照相业技术保
守的状况，以前的老师都怕“教会徒
弟饿死师傅”，不舍得传授技术，徒
弟只能干些杂活。我记得在我父亲
的照相馆里，有一次一个徒弟趁给
老师送水喝的工夫，在他背后看了
一眼怎样修底片，老师发觉后回头
就给了徒弟一巴掌。

门店之间兴起的技术比赛改
变了这种状况，为了给自家店争
取荣誉，老师就会把技术传授给
更有希望的年轻徒弟。除了比赛，
还有现场表演，例如几个照相师
傅同时给一个人拍照，拍出来放
在那儿让大家投票。一来二去，这
种技术交流就促进了技术传播。
我们还经常被派往北京、上海等
地培训学习，也对技术革新起到
了作用。

拿修过的照片相亲
被人找上门来

以前，洗一张照片要经过多
种程序，照完之后冲洗底版，然后
要晾干，洗照片时也得晾干，要想
快点儿只能用扇子扇，时间最短
也得半天。不像现在，放到电脑上
打印也就分分钟的事。

在我当学徒时，每天要工作到晚
上8点钟，之后才自己琢磨技术问题
直到夜里11点。都是做什么活呢？一
个照相馆里分很多工种，有照相的、
修相的，修相又分修底版和照片，还
有做洗相、上光、裁对、营业员的，其
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不是照相，而是修
底版。现在有了photoshop等电脑软件
可以磨皮、去痘，以前就是直接用铅
笔在底版上完成。例如一张很小的一
寸照，要放到修相架上，后面用镜子
反射亮光，再用很细的铅笔慢慢修。

还没有彩色相机时，顾客提出
要彩色照片，就需要人工上色，这需
要一些绘画基础。一开始是用毛笔
蘸着水彩，给人脸蛋、嘴唇、衣服涂
色，这就要考验修相人的审美了。顾
客穿浅衣服就要涂淡一点的颜色，
深衣服就用蓝、黑等深色。因为水彩
涂大照片较困难，后来改成涂透明
油彩，再用棉花或棉棒揉搓，使之浸
到照片里。直到上世纪90年代彩色
相机出现，传统摄影才被代替。在我
看来，以前的传统摄影是对艺术的
再创作，现在的摄影比较机械，真实
感强了，艺术感差了。

修相也曾闹出不少笑话。听老
一代照片修工讲，有一次，照相馆给
一个眼睛有残疾的人照了相，那人
提出给他把不好的眼睛修好看，照
相馆就照办了，而且技术很好，使用

毛笔和刮刀，基本看不出来修过。结
果后来有人找上门来了，原来这眼
睛不好的人用照片去相亲，等到结
婚女方才看到他眼睛的毛病，却把
责任推给了照相馆。这个故事也反
映出当时的修工技术足以以假乱
真。

其实，多数情况下修照带来的
都是好的效果，例如，有个老太太年
纪大了，眼睛都睁不开了，孩子带她
来照相，并跟照相馆说母亲年轻时
眼睛很好看，想修一张好的照片留
给子孙们看，照相馆按他们的要求
做好后受到了好评。

底版相纸和相机
国产品牌很好用

照相馆里的各个工种我都学了
一遍，做得最好的是修工。和修照片
相比，照相更讲究程序，人坐好，光对
好，安上底版，按下快门就完成了。以
前的按快门其实是捏皮球，比起现在
有些延迟性，所以要眼疾手快。照相
之所以有好坏之分，取决于每个人不
同的审美观念，例如观察被拍照的人
笑好看还是不笑好看，针对面部特征
用什么样的角度和明暗灯光。

解放前照相没有灯光，使用
的是玻璃房采光，玻璃装在房顶，
右边是一排窗户。玻璃上面覆盖
着幕布，可以随时遮上或拉开，一
般光线太亮的时候就会拉上，反
之拉开。后来，玻璃进化成了排子
光，也就是把灯泡排列在一个盒
子里面，还会放上银纸银粉增加
亮度。排子光又慢慢演变成了架
子灯，其中又有主光灯、副光灯、
背光灯、发光灯，各自担负着不同
的光照作用。这样照片上就有明
暗之分，显得有立体感，不像现在
照相用的灯就是平光。

在暗室洗相也是纯手工，把底
版放到洗相机里，相纸放到底版上
面，通过底版下面的灯光将亮度传
到相纸上。因为底版有白有黑，用内
行人的话就是有厚有薄，需要洗的
时间不一样，洗相人需要自己数数
来判断。如果需要放大照片，就用放
大机透过底版把光散射到相纸上，
放到最大的照片都得把放大机装房
顶上，相纸铺在地上，相纸不够大的
时候就把好几张拼在一起，这也算
是一种对技术的征服。

公私合营以前照相馆用的底
版、相纸等材料都是从德国、日本进
口的，之后国家就开始自己研发生
产，最早的国产底版叫七星，是玻璃
材质的，相纸是公元牌子的，相机品
牌有东方、海鸥，都很好用。如今，大
家用的照相设备又都变成国外品牌
了，这让人很不理解。

市民刘树林一家在济南老照相

馆里拍过的照片。

本报记者 于悦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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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馆曾是许多老济
南人逢年过节必去之地。
据从事照相行业60年的孙
光烈回忆，公私合营时期
济南照相馆数量达到5 9
家，以商埠区居多，如今已
所剩无几。随着照相技术
的进步、设备的更新，传统
考验修工的艺术摄影也一
去不复返，只存在于老一
辈照相人的记忆中。

孙光烈从事照相行业已有60年。本报记者 于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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